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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科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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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活科技領域之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創意性思考、問題解決等

高層次思考的能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8），所以教育現場經常

採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進行授課，希望提升學生在面對非結構性問題時能有

良好的能力與態度。生活科技「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包含了七個步驟，分別為：

界定問題、發展初步構想、收集多元資料、構思解決問題的方案、挑選最佳方案、

規劃完整製作步驟並完成製作、與進行測試評估與改善（游光昭、林坤誼、范斯

淳、楊雅茹，2020）。學生可以依據所具備的知識和技巧，循序漸進地一步一步

跟著上述步驟解決問題，而教師透過觀察學生，在他們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或關鍵

的步驟給予適當的補充。但是在檢視此教學策略時會發現，教師大多會採用小組

進行授課，學生需討論與分工來完成任務。然而教師大多著重在科技能力的培養，

至於小組是如何組成、以及小組內應如何合作卻鮮少著墨。因此，教師必須了解

合作學習需具備哪些重要的條件，才能在實施分組教學時以更細緻的設計，精確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並適時提供協助，最終達到「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所要完

成的教學目標。本文將釐清團隊合作的機制，並提出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下使用

分組教學時須注意的要點，作為分組教學實施的參考。 

二、小組合作成功的機制 

了解合作的機制是十分重要的，單純將團隊成員聚集在一起共同執行任務，

並不會自動產生有效的結果（Mathie & Rapp, 2009）。Nokes-Malach, Richey 和

Gadgil(2015)指出影響合作的因素可分為認知和社交兩個層面。以下將以這兩個

面向討論造成合作成功的機制，確認小組合作中有那些該注意的重要事項。 

從認知方面來說，想要順利達成合作就必須達到以下的條件：(1)小組成員具

有共同的基本知識；(2)小組成員具有互補的知識；且(3)能夠共同建構出新的集

體認知模式（Laughlin,2003; Nokes-Malach et al., 2015）。在小組共同建構新的認

知模式的過程中，低知識的成員會幫助高知識的成員打破固著的想法，反之，高

知識的成員則會幫助低知識的成員拓展認知的程度（Wiley, 1998）。透過合作能

幫助小組有更多的認知資源來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或糾正錯誤，並打破舊有的思

路。然而，小組在協調認知、轉換思考策略或是方法的過程中，也會因為各個小

組成員的差異造成認知的負荷，而且合作時成員間亦會相互干擾彼此對知識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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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的檢索（Laughlin, Zander, Knievel & Tan, 2003; Nokes-Malach et al., 2015）。 

從社交方面來說，Van den Bossche, Gijselaers, Segers 與 Kirschner（2006）指

出有正向的人際關係信念是團隊學習的條件，正向的人際關係信念包含相互依

賴、任務凝聚力、團隊效能以及心理安全。(1)相互依賴是指：成員是否依賴其他

成員獲得資訊與建議，以及成員是否能從其他成員的行動獲得對任務目標的回

饋。(2)任務凝聚力是指：成員是否對任務有共同的目標與積極性，而成員是否喜

歡所屬的團隊並不影響凝聚力。(3)團隊效能則是：成員對團隊是否有信心，是否

覺得團隊能完成任務。(4)心理安全則是：對團隊精神上的信任，比如明白團隊中

沒有人會故意傷害自己或是了解在團隊中冒險是安全的。若成員沒有正向的人際

關係信念，就有可能產生不積極或是害怕被小組成員批評等現象，造成合作失敗。

綜合以上所述，成功的團隊合作需要具備許多條件，整理如表 1，方便讀者參考。 

表 1  成功合作的機制與條件 

層面 條件 成功機制 

認知 

(1)小組成員具有共同的基本知識 
共同的先備知識可以增加小組成員檢

索與任務相關知識的可能性 

(2)小組成員具有互補的知識 互補的知識能拓展群體的認知空間 

(3)能夠共同建構出新的集體認知模式 
擴大的團隊認知空間能提供更多思考

的面向 

社交 

(1)相互依賴 
在獲得資訊、建議及對任務目標的回

饋上互相依賴 

(2)任務凝聚力 對任務有共同的目標與積極性 

(3)團隊效能 對團隊有信心能夠完成任務 

(4)心理安全 對團隊有精神上的信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 Laughlin,2003; Van den Bossche et al., 2006; Nokes-Malach et al., 2015。 

三、分組教學成功的機制 

在分組教學方面，Panitz（1999）提出教師執行合作學習的五個成功機制，

包含：(1)積極的相互依賴，讓學生認為他們需要彼此來完成小組的任務；(2)促進

學生幫助彼此的學習，引導學生互相幫助、分享和鼓勵；(3)個別績效，每位學生

的個人表現都會經常被教師評估，學生需要對自己負責；(4)提升學生人際交往和

小組技能，使學生具備和使用社交技能；(5)需要特定規劃時間供小組討論合作的

狀況。 

Panitz（1999）認為合作學習主要由教師掌控，雖然有許多學習者小組分析

和省察的機制，但基本方法是以教師為中心。因此，教師可以通過切割資源，使

每位成員僅獲得部分資訊，或者進行角色分配而使小組成員相互依賴。實施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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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機制，激勵小組成員互相幫助，或者建立共同學習目標，促進小組成員互相

協助處理問題。教師可以通過對每位學生進行單獨測試或隨機選擇小組中的成員

詢問等策略，建立個別績效機制，督促學生對自己負責。教師可以像教授專業知

識一樣地教授合作及社交技能，包括領導力、決策制定、信任建立、溝通能力和

衝突管理等。另外，教師可以安排小組討論時間，讓小組成員實際互動、社交、

與相互回饋等。 

四、「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中運用分組教學成功機制的建議 

若要運用分組教學的方式來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教師需要更細心地

設計教學活動和分組，使分組合作順利進行。綜合前述，在分組前應有前置步驟，

包括：(1)需要對學生的認知及社交上的能力進行了解，才能根據學生特質安排分

組教學，並且應盡可能確保各小組能夠符合合作成功的條件（參見表 1），才能

落實分組的意義。(2)為使學生提升人際交往與小組合作能力，教師可以先行教授

領導力、信任建立、溝通能力和衝突管理等，使學生在小組內能夠實際運用社交

技能。(3)課程安排時，務必預留時間供小組討論合作的狀況，讓小組成員實際互

動、社交、與相互回饋等。至於分組，在小組人數上，應視教學活動設計而定；

而小組成員的構成，為了使小組成員具有互補的知識，以拓展更大的認知空間，

建議盡量採用異質分組。 

分組之後，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前三個步驟：界定問題、發展初步

構想、和收集多元資料是小組合作的磨合期，在此期間，小組成員最重要的是建

立社交層面的正向信念，並且在認知層面上了解彼此具備哪些本次活動中相關的

知識與技能。教師可以通過分派角色、切割資源，使每個成員僅獲得部分資訊，

促使小組成員相互依賴，另外，實施小組獎勵機制或者建立共同學習目標，鼓勵

小組成員互相幫助。 

在接下來的步驟：構思解決問題的方案、挑選最佳方案、規劃完整製作步驟

與完成製作，在這些過程中教師可以透過與學生討論過去的經驗使他們喚醒更多

記憶，並給予小組討論的時間，增加小組成員檢索與任務相關知識的可能性。同

時教師可規範學生統合用語，並允許更改定義內容，如此不僅能減少小組成員間

對資訊及記憶檢索的干擾情形，亦可讓教師了解各小組認知情況，幫助學生組織

小組共同的認知空間，並在其中尋找最佳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步驟。另外，教師需

要給予小組時間調整合作的狀況，並規範小組建構合作準則，例如：使學生列出

至少三個有助於小組成功的行為準則，或是在原有的準則添加的新的規定，使小

組下次合作能夠更加成功（Moguel, Tchounikine & Tricot, 2011）。 

「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最後步驟：進行測試評估與改善，在這個階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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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行小組討論合作的狀況，讓小組成員分享感受與相互回饋，更重要是提出可

以改進的事項，並將合作的經驗帶入下次的合作活動中。 

五、結語 

俗話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成功的小組分配是分組教學成功的基石，

成功的分組教學才能落實「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生活科技學科希冀培養學生科

技素養，擁有整合知識及應用的能力，也能夠培養解決問題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本文提供了小組合作成功的條件與機制，希望教師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每

個步驟中能有效的運用分組教學成功機制的建議。促進學生學習並運用合作的方

式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分工」的方式完成作業（林坤誼，2008）。最終能夠幫

助教師實踐素養導向的教學，培養學生合作互助的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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